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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满脑子都在想艾美的事

这天远在纽约的艾美告诉熊晓科说：“我
认识一个挪威来的 !"#$%"同学，他觉得最引
以为豪的是高中毕业的庆祝。整整一个月，整
个挪威的高中毕业生都在狂欢。最高潮的部
分，不是我们所想的舞会，而是巴士比赛。”
“什么？巴士比赛？从来没听说过啊，只听

说 &'赛车，哪有开巴士飙车的。”熊晓科说。
艾美解释说：“确切地说，是巴士

装潢大赛。就是自己组队，每队买一
辆巴士———人少的话，就买一辆面包
车———然后想一个主题，布置起来，
有的队以灯光为重点，在巴士上装很
多灯，有的用油漆在车上作画。!"#(%"
说他们那届最疯狂的一组，从德国花
重金买了一整套专业的音响设备，演
唱会级别的，还从柏林专门雇了一个
音效师过来帮他们运行、维护设备。
最搞笑的是，他们最后没赢得比赛。”

熊晓科听得瞠目结舌：“他们的
父母同意这样搞吗？”“父母资助他
们。巴士和设备在活动后会卖掉，但
每年的毕业生都想买全新的车子，所
以车的数量多，在二手市场上卖不出
好价钱。”熊晓科愤愤不平，说：“凭什
么，如果我们人均有那么多石油，再加上中国
人聪明、吃苦耐劳，生活质量不知道多少高！”
艾美笑了，忽然问到康素沁的近况。熊晓

科絮絮地说，康素沁的母亲依然待她严格而
冷淡，和她知心的姑妈在打官司时和律师结
婚了，度蜜月回来怀孕了，奶奶又因为车祸变
成植物人，康素沁在忙乱和悲痛之间)艾美沉
默了一会儿，忽然说：“请代我问候她。”
熊晓科感觉到艾美在逃避什么，远赴纽

约后对康素沁并无只言片语。而康素沁也是
故意忽略“家庭丑闻”，最终两个人只当还是
好朋友，没有捅破这一层“窗户纸”，相互不以
姐妹相称。熊晓科只好心照不宣，回避着，暗
自叹息，却不敢说透。但是，她想到孤独悲伤
的康素沁多希望有个姐姐和她说说话呀。熊
晓科忍不住说到康素沁爸爸的逝世。他其实
也是艾美的生父。
艾美沉默了良久，忽然下线了，直到深更

半夜她才回了个“谢谢”，接着又下线了。熊晓
科哀哀地想：人呀，人呀。她心里念着穿一身

蓝装的艾美，这个命运多舛的女孩没有机会
和生父相认，甚至和康素沁一样，连生父的葬
礼也错过了，而这一切永远难以弥补……熊
晓科想到好友艾美在伤心，痛惜了半天。
《半生缘》开排了，不久排演现场告急*导

演卫思康闪了腰，卧床不起。薛老师只好调兵
遣将，把王雁之叫来做“临时导演”，任命熊晓
科担任艺术总监，罗冒担任外援。王雁之书生

气，不如文学男卫思康做事爽利。连
演员不卖力背台词，他都不好意思
骂出来，大大小小的事只靠熊晓科
出面张罗。而那段时间月考、半月考
不断，演员很难召集。一天，罗冒把
主演司徒纯纯叫来排戏，她懒懒地
念台词：“这人好猥琐哦，就和那个
吴良材一样。”焦头烂额的王雁之
叫：“停+停+真是一团糟。”司徒纯纯
说：“王导，什么情况呢,”熊晓科说：
“还问呢，吴良材不是卖眼镜的吗？”
司徒纯纯一脸无辜地说：“哦，我记
错名字了，就是《半生缘》里让嵇畿
客串演的那个人……”熊晓科又好
气，又好笑，说：“那是祝鸿才……你
自己演的角色，连女婿的名字都能记
错……”王雁之忽然说：“如果艾美在

就好了，她什么角色都敢于去尝试的。”康素沁
听到艾美的名字好像有点惆怅，说：“好吧，那
我和司徒纯纯换角色好了。”
康素沁看来还是想着艾美的，为艾美找到

了自己富有的亲生母亲后，匆匆去了纽约而惋
惜。熊晓科想起自己昨晚刚跟艾美提到康素
沁，不由试探地问：“艾美跟你联系了没有,她
又去大都会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肖像展，
笔记写到手快断了才看完三分之一……”
熊晓科眼睛亮亮的，无比神往的样子。她

看康素沁很乐意听她说，就讲啊讲的，冷不丁
冒出一句：“艾美最近有没有告诉你什么我不
知道的事呀？”康素沁支吾几句，转移话题，说
自己不喜欢演曼桢，都是因为嵇畿被卫思康
提起来演祝鸿才，要和他演这种对手戏，很是
不妥当呢。熊晓科满脑子在想艾美的事，又追
问下去，康素沁实在敷衍不了，只能实话实
说，说艾美自从去了纽约后，一直没有和自己
联系。熊晓科看康素沁眼睛光闪闪的，觉得是
自己多言，在不经意间伤了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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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

秦忻怡

! ! ! ! ! ! ! ! ! $%#回沈阳看集中营旧址

协会副会长王鄂亲自组织华人游行、抗
议，让日本正视它在中国所犯下的战争罪责。华
盛顿的退伍军人从电视上看到了他们的游行
抗议，就这样，共同抗议日本的正义活动把王鄂
和退伍军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慢慢地，王
鄂知道，美国退伍军人在战后成立了退伍军人
协会，同时还有一个奉天战俘营协会。这个战俘
营协会里的所有成员都是在奉天战俘集中营
待过的老兵。王鄂第一个接触的被关押在沈
阳的战俘老兵是奥利弗·艾伦。在此之前，王
鄂对那段历史一无所知。奉天战俘营协会每
年都要召开年会，和老兵们接触的次数越多，
王鄂对这段历史了解得越深，王鄂的心就揪
得越来越紧，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战俘集中营
在沈阳还存不存在。
事情的转折缘于 -..'年 /月的年会。这

已是奉天战俘营协会的第 '0年了。老兵们接
受了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的礼遇，德克萨斯州
的两位众议员也来参加聚会，以表示他们对
老兵们的敬意。/月 -/日星期六，美国大华
府日本侵略史学会邀请了 '-位经历“死亡行
军”的战俘幸存者和解救他们的海尔·利思前
来做客。这些老兵们都说：“我们不能容忍任
何反人道的行为存在。”这次年会上，文汇报
记者慈慧航对王鄂做了采访，并随后发表在
文汇报上。这篇文章很巧合地被张一波教授
看到了。迂回曲折，张一波和王鄂取得了联
络。王鄂也因此知道了沈阳也有一个组
织———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在关注和呼吁美军
战俘集中营的事，知道了同道中人张一波、杨
竞。几条平行线有了一个交汇点，而这个点就
是美军战俘这个特殊的群体。

-..-年 /月 '1日，初秋的沈阳，迎来了
一个特殊的客人———大华府日本侵略史学会
副会长王鄂。他开始了为期 2天的探索之旅。
他要好好看一看，这个老兵们心心相系的战
俘集中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前期投入很多
工作的九一八战争研究会会长张一波陪同
他，一起参观了旧址。王鄂先来到了中捷友谊

厂。这个工厂有些历史。日本投
降后，它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军
工厂。沈阳解放后，它更名为沈
阳市第二机床厂。'/34年，中国
与捷克互通友谊，它再次更名为

中捷友谊厂，现名为中捷机床有限公司。公司
工会主席把老工人李立水和张连福请到会议
室，让他们介绍了当年跟战俘一起劳动的主要
情况。“劳役区”原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即
现中捷机床有限公司部分厂区。“宿舍区”即为
现在的大东区青光街部分地区。在中捷机床有
限公司的厂史宣传板前，王鄂用笔记下了一些
资料。中捷机床有限公司内的三间厂房当时是
盟军战俘的“劳役区”，原来厂房四角设立的炮
楼已经被拆除。车间内部的木架已经换作铁
架，立柱、横梁还是保持着原貌。王鄂一边看一
边连声说：“不得了，不得了+ ”他用相机拍摄下
遗址的每个角落，“健在的盟军战俘谈到这段
经历，都很伤心。他们委托我一定要多带回一
些资料，想再看看沈阳！”
王鄂来到大东区青光街的战俘集中营旧

址，战俘集中营能基本保持原貌的现在只剩
一栋宿舍。这栋宿舍的墙壁非常厚，窗户非常
小，大约有 -.个房间。房间的面积在十二三
平方米左右，当年里面铺着通铺大炕，可以住
'2名盟军战俘。整个宿舍外的 1米高墙上还
有铁丝网。还有一栋建筑，是日本兵居住的宿
舍和医务室，现在已经变成中捷机床有限公
司的养老院。水塔和烟囱，是样貌保留最好的
两栋建筑。围墙有的地方有残存，有的地方已
经被彻底扒掉。令王鄂意外的是，在仅剩的这
栋营房里仍然蜗居着很多居民。他们还充分
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将房屋改造成尽可能多
人居住的格子间。一栋二层楼的营房里，竟然
住了好几百人。2天的时间，王鄂不知疲倦地
探寻，走访，力图使自己对战俘营有一个立体
的认识。他来了以后，这才明了，沈阳的确是
有这样的地方，想不到，如此繁华平静之处，
竟然隐藏着这样厚重的历史。这种认知跟他
在美国听战俘们讲述是不一样的。他很庆幸
自己能够亲自来看一看，走一走。
王鄂告诉沈阳的人们，不少战俘老兵都

愿意回到沈阳，看一看战俘集中营旧址，看一
看当时共患难的中国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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